
圖
靈
是
誰
？
去
年
無
所
知
，
今
年
看
過
幾

個
專
欄
提
及
圖
靈
，
好
奇
查
過
網
站
，
才
認

識
到
原
來
這
個
啟
發
人
工
智
能
的
天
才
數
學

家
，
正
是
跟
我
們
今
日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的
電

腦
之
父
，
就
對
他
衷
心
敬
佩
了
。
想
到
這
段

打
出
來
的
文
字
稿
，
如
果
不
是
他
發
明
電
腦
，
得
要

舟
車
勞
頓
親
自
送
到
報
館
，
多
麻
煩
！
現
在
打
好
的

稿
，
只
消
動
用
兩
個
指
頭
，
借
助
電
郵
，
編
輯
部
第

一
時
間
就
收
到
了
。

電
腦
給
我
們
的
方
便
，
說
也
說
不
完
，
有
甚
麼
疑

難
雜
問
，
朋
友
幫
不
到
忙
，
上
網
一
查
，
從
﹁
勸
賞

黜
陟
﹂
是
甚
麼
意
思
、
到
怎
樣
煎
好
荷
包
蛋
都
有
答

案
。所

以
，
怎
可
以
不
感
激
圖
靈
，
電
腦
迷
不
要
忘

記
，
有
了
圖
靈
才
有
喬
布
斯
，
老
喬
品
牌
標
誌
那
個

缺
口
蘋
果
，
就
算
他
公
司
的
發
言
人
否
認
為
了
感
恩

紀
念
圖
靈
，
也
難
以
令
人
相
信
，
兩
者
沒
有
任
何
關

係
。蘋

果
有
故
事
：
圖
靈
因
為
是
同
性
戀
者
，
不
容
當

年
英
國
法
律
，
給
政
府
拘
禁
施
刑
，
注
射
女
性
荷
爾

蒙
，
他
不
甘
受
辱
才
吞
食
山
埃
蘋
果
而
死
。

就
這
樣
，
一
個
沒
有
孌
童
癖
，
也
不
是
強
姦
罪

犯
，
不
過
有
違
主
流
性
取
向
的
天
才
，
就
給
他
自
己
黑
暗
時
代

的
國
家
毀
滅
了
，
二
零
零
九
年
英
國
首
相
白
高
敦
為
他
平
反
，

難
道
就
洗
脫
得
掉
大
英
帝
國
的
污
點
？

中
國
歷
史
上
最
黑
暗
的
皇
朝
，
對
待
同
性
戀
者
，
從
來
都
沒

有
過
類
似
的
殘
酷
，
大
半
世
紀
前
，
所
謂
西
方
文
明
也
開
始
萌

芽
，
多
少
初
見
世
面
的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
都
為
劍
橋
風
采
傾
心

醉
魄
，
怎
會
想
到
一
九
五
二
年
，
十
九
世
紀
那
麼
慘
無
人
道
的

刑
罰
，
居
然
還
發
生
在
文
明
外
衣
掩
蓋
下
的
英
國
。

圖
靈
百
歲
冥
壽
，
可
說
是
英
國
之
恥
，
因
為
她
活
生
生
摧
毀

了
一
個
大
有
可
能
為
電
腦
世
界
再
創
奇
蹟
的
偉
大
天
才
，
何
況

圖
靈
發
明
的
機
器
，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曾
為
英
國
破
解

德
國
海
軍
密
碼
，
數
以
萬
計
生
命
，
賴
他
逃
過
納
粹
魔
掌
。

所
以
就
算
看
到
喬
布
斯
的
蘋
果
，
很
難
不
想
起
圖
靈
，
喬
布

斯
只
不
過
是
個
繡
花
綑
邊
的
高
手
，
圖
靈
才
是
真
正
電
腦
之

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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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阿
　
琪

吃過一口的蘋果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高
唐
州
州
知
府
高
廉
的
三
百
親
兵
﹁
飛
天

神
兵
﹂，
一
個
個
都
是
山
東
、
河
北
、
江
西
、

湖
南
、
兩
淮
、
兩
浙
選
來
的
精
壯
好
漢
。

山
東
大
漢
神
高
神
大
，
老
香
港
對
此
印
象

深
刻
。

當
年
海
員
大
罷
工
，
香
港
變
﹁
臭
港
﹂，
罷
工
期

間
，
本
地
粵
籍
警
員
同
情
罷
工
。
及
至
罷
工
結
束

後
，
英
國
殖
民
政
府
認
為
廣
東
籍
的
警
察
靠
不

住
，
不
再
招
聘
本
地
人
做
警
察
，
寧
願
捨
近
求

遠
，
遠
赴
山
東
招
聘
來
港
。
於
是
也
，
港
九
滿
是

神
高
神
大
山
東
籍
警
察
，
本
地
人
稱
之
為
﹁
山
東

差
﹂。且

說
高
廉
，
披
甲
背
劍
，
上
馬
出
城
，
州
中
軍

隊
列
成
陣
勢
，
三
百
﹁
飛
天
神
兵
﹂，
藏
於
陣
中
，

搖
旗
吶
喊
，
鳴
金
擊
鼓
，
嚴
陣
以
待
，
準
備
迎
戰

梁
山
泊
好
漢
。

這
一
廂
，
﹁
豹
子
頭
﹂
林
沖
、
﹁
小
李
廣
﹂
花

榮
、
﹁
霹
靂
火
﹂
秦
明
率
領
的
五
千
先
頭
步
隊
，

浩
浩
蕩
蕩
，
直
闖
高
唐
州
城
下
，
雙
方
各
把
強
弓
硬
弩
，
射

住
陣
腳
。

但
見
八
十
萬
禁
軍
教
頭
林
沖
，
橫
持
丈
八
蛇
矛
，
躍
馬
出

陣
，
厲
聲
高
叫
：
﹁
姓
高
的
賊
，
快
快
出
來
。
﹂

正
統
上
，
官
府
叫
梁
山
泊
人
馬
為
﹁
賊
﹂，
如
今
梁
山
泊
人

馬
呼
州
知
府
為
﹁
賊
﹂，
如
此
看
來
，
宋
徽
宗
朝
野
皆
賊
，
趙

宋
皇
朝
焉
不
被
元
人
所
滅
！

林
教
頭
厲
聲
叫
陣
，
高
廉
豈
可
示
弱
，
縱
馬
引
㠥
三
十
餘

軍
官
，
出
到
門
旗
下
，
指
罵
林
沖
：
﹁
你
這
夥
不
知
死
活
的

叛
賊
，
怎
敢
直
犯
俺
的
城
池
！
﹂

林
沖
聞
言
，
喝
道
：
﹁
你
這
個
害
民
的
強
盜
！
我
早
晚
殺

到
京
師
，
把
你
廝
欺
君
賊
臣
高
俅
碎
屍
萬
段
，
方
是
願
足
！
﹂

本
來
，
梁
山
泊
山
寨
興
兵
攻
打
高
唐
州
，
只
為
營
救
﹁
小

旋
風
﹂
柴
進
，
何
以
林
沖
向
高
廉
罵
陣
時
，
如
此
咬
牙
切
齒

要
把
﹁
欺
君
賊
臣
高
俅
碎
屍
萬
段
﹂
才
消
心
頭
恨
。
無
他
，

只
因
高
太
尉
父
子
害
得
林
教
頭
家
破
人
亡
，
恨
不
得
寢
其

皮
，
飲
其
血
。
今
面
對
與
高
太
尉
朋
比
為
奸
的
高
廉
，
焉
不

新
仇
舊
恨
湧
上
心
頭
。

話
說
高
廉
被
林
沖
罵
個
狗
血
淋
頭
，
怒
不
可
遏
，
乃
問
身

邊
眾
將
，
﹁
誰
人
出
馬
先
捉
此
賊
去
？
﹂

只
見
軍
官
隊
中
一
個
姓
于
名
直
的
統
制
官
，
欲
搶
頭
功
，

不
知
死
活
，
拍
馬
掄
刀
出
戰
林
沖
。
兩
人
交
手
，
于
直
有
若

雞
蛋
碰
石
頭
，
不
到
五
回
合
，
已
被
林
教
頭
一
矛
刺
中
心

窩
，
墮
馬
一
命
嗚
呼
。

高
廉
見
狀
大
驚
，
慌
忙
問
有
誰
出
陣
替
于
直
報
仇
。
此

時
，
另
一
統
制
官
溫
文
寶
請
纓
上
陣
，
直
取
林
沖
。

梁
山
泊
陣
中
，
秦
明
見
了
，
大
叫
：
﹁
哥
哥
稍
歇
，
看
我

立
斬
此
賊
！
﹂
秦
明
亦
非
吃
乾
飯
，
鬥
了
十
回
合
，
棍
起
手

落
，
削
去
溫
文
寶
半
個
天
靈
蓋
。

高
廉
連
折
兩
將
，
不
敢
怠
慢
，
立
刻
掣
出
背
上
那
口
太
阿

寶
劍
，
口
中
念
念
有
詞
，
喝
聲
道
：
﹁
疾
！
﹂
只
見
高
廉
隊

中
捲
起
一
道
黑
氣
直
沖
半
空
，
頓
時
飛
沙
走
石
，
撼
天
動

地
，
颳
起
一
股
怪
風
，
朝
梁
山
泊
大
軍
陣
中
掃
襲
而
來
。

︵
細
說
水
滸
．
二
七
五
︶

新仇舊恨
韋基舜

琴台
客聚

魯
迅
寫
的
舊
詩
不
多
，
他
是
以
尖

銳
深
刻
批
判
時
政
的
雜
文
見
長
。
但

正
是
由
於
他
的
銳
敏
的
觀
察
力
，
愛

憎
分
明
的
感
情
，
掌
握
詞
語
的
功
力

以
及
對
舊
體
詩
詞
的
造
詣
，
使
他
的

不
多
的
舊
體
詩
成
為
現
代
萬
人
傳
誦
的
名

篇
。﹁

橫
眉
冷
對
千
夫
指
，
俯
首
甘
為
孺
子

牛
﹂，
成
為
千
萬
革
命
知
識
分
子
的
座
右

銘
。﹁

靈
台
無
計
逃
神
矢
，
風
雨
如
磐
闇
故

園
。
寄
意
寒
星
荃
不
察
，
我
以
我
血
薦
軒

轅
﹂
。
這
是
青
年
魯
迅
明
志
的
一
首
小

詩
。
二
十
三
歲
的
魯
迅
在
日
本
留
學
，
那

時
候
辛
亥
革
命
還
未
發
生
，
魯
迅
已
經
感

到
祖
國
的
風
雨
如
磐
。
這
是
借
用
唐
末
詩

人
貫
休
的
詩
句
：
﹁
黃
昏
風
雨
黑
如

磐
﹂，
表
示
革
命
風
雨
即
將
來
臨
，
自
己
願
意
用
自
己

的
鮮
血
獻
給
祖
國
，
這
是
如
何
遠
大
的
革
命
情
懷
！

魯
迅
有
㠥
濃
厚
的
革
命
感
情
，
對
戰
友
、
對
烈
士

們
的
犧
牲
寫
的
悼
詩
充
分
說
明
這
一
點
。

一
九
三
三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
中
國
民
權
保
障
同
盟

的
總
幹
事
楊
杏
佛
︵
即
楊
銓
︶，
被
國
民
黨
特
務
暗

殺
。
魯
迅
聞
訊
極
為
憤
慨
，
並
不
顧
安
危
前
往
為
烈

士
送
殯
，
歸
來
便
寫
了
這
首
著
名
的
詩
：

﹁
豈
有
豪
情
似
舊
時
，
花
開
花
落
兩
由
之
。
何
期

淚
灑
江
南
雨
，
又
為
斯
民
哭
健
兒
﹂。

之
前
兩
年
，
國
民
黨
反
動
派
殺
害
了
二
十
三
位
革

命
青
年
，
其
中
包
括
作
家
柔
石
、
胡
也
頻
、
白
莽
等

左
翼
作
家
聯
盟
成
員
。
魯
迅
既
寫
了
長
文
︽
為
了
忘

卻
的
紀
念
︾，
並
附
有
一
詩
。

詩
曰
：
﹁
慣
於
長
夜
過
春
時
，
挈
婦
將
雛
鬢
有

絲
。
夢
裡
依
稀
慈
母
淚
，
城
頭
變
幻
大
王
旗
。
忍
看

朋
輩
成
新
鬼
，
怒
向
刀
叢
覓
小
詩
。
吟
罷
低
眉
無
寫

處
，
月
光
如
水
照
緇
衣
。
﹂
這
是
何
等
悲
壯
的
感
情

抒
發
啊
。

魯
迅
留
學
日
本
，
有
許
多
日
本
朋
友
，
與
內
山
完

造
更
是
深
交
。
但
一
九
三
二
年
的
﹁
一
二
八
﹂
炮
火

中
，
日
本
侵
略
軍
炸
毀
了
上
海
閘
北
的
許
多
民
房
。

魯
迅
寫
詩
有
句
：
﹁
奔
霆
飛
焰
殲
人
子
，
敗
井
殘
垣

剩
餓
鳩
﹂，
譴
責
了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侵
略
行
徑
。
但
他

仍
堅
信
中
日
人
民
的
友
好
，
於
是
有
句
：
﹁
度
盡
劫

波
兄
弟
在
，
相
逢
一
笑
泯
恩
仇
﹂，
這
詩
句
今
天
成
為

海
峽
兩
岸
和
平
統
一
的
號
召
。

魯迅的舊體詩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早
前
的
關
西
之
旅
，
在
追
尋
建
築
大
師

安
藤
忠
雄
足
跡
之
餘
，
還
邂
逅
了
日
本
文

學
巨
匠—

被
稱
為
﹁
日
本
的
金
庸
﹂
的

司
馬
遼
太
郎
，
他
的
歷
史
小
說
至
今
仍
在

日
本
文
壇
佔
㠥
重
要
地
位
。

回
港
後
，
粗
略
搜
尋
了
一
些
司
馬
遼
太
郎
的

資
料
，
竟
同
時
在
網
上
找
到
一
套
由
日
本
放
送

協
會
︵N

H
K

︶
製
作
的
電
視
劇
︽
㝴
上
之

雲
︾，
是N

H
K

改
編
司
馬
氏
的
同
名
小
說
攝
製

而
成
。
全
劇
共
十
三
集
，
特
別
之
處
是
由
二
○

○
九
年
十
一
月
開
始
，
分
三
年
三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五
集
、
第
二
部
分
四
集
、
第
三
部
分
四
集
︶

在
日
本
本
土
播
放
，
剛
過
去
的
十
二
月
播
放
了

最
後
四
集
，
這
樣
的
播
映
安
排
對
觀
眾
和
製
作

人
都
是
一
個
重
大
考
驗
。

在
︽
㝴
上
之
雲
︾
這
部
小
說
裡
，
司
馬
遼
太

郎
試
圖
透
過
他
的
文
字
技
巧
，
描
述
整
個
日
本

明
治
維
新
期
間
，
奮
起
復
國
，
進
而
打
敗
歐
洲

大
國
俄
羅
斯
的
過
程
。
據
說
小
說
文
字
雖
然
精

練
，
但
出
場
人
物
及
環
境
卻
非
常
複
雜
，
司
馬

遼
太
郎
在
世
之
時
，
一
直
拒
絕
這
部
小
說
被
拍

成
電
視
劇
或
是
電
影
，
直
到
他
逝
世
之
後
，
他

的
遺
孀
才
同
意N

H
K

電
視
台
將
此
小
說
改
編
成

電
視
劇
。
這
本
小
說
在
日
本
素
有
﹁
國
民
文
學
﹂
之
稱
，

歷
年
來
銷
售
高
達
二
千
萬
冊
，
直
到
今
天
日
本
上
班
族
還

是
人
手
一
冊
，
作
為
磨
練
自
己
在
職
場
上
工
作
意
志
的
必

讀
經
典
。

我
不
需
要
等
三
年
，
只
分
三
天
便
在
網
上
看
完
十
三
集

︽
㝴
上
之
雲
︾。
劇
集
描
述
明
治
時
期
的
日
本
，
松
山
出
身

的
秋
山
真
之
︵
海
軍
參
謀
大
將
︶
和
秋
山
好
古
︵
陸
軍
騎

兵
大
將
︶
兄
弟
，
以
及
自
幼
一
起
成
長
的
文
學
家
正
岡
子

規
的
故
事
，
第
一
部
分
是
三
人
求
學
過
程
，
第
二
、
三
部

分
集
中
在
秋
山
兄
弟
關
連
的
日
俄
大
戰
。

對
日
本
歷
史
沒
有
認
識
，
單
從
電
視
劇
角
度
來
看
，

︽
㝴
上
之
雲
︾
確
實
是
有
誠
意
的
嚴
謹
製
作—

資
料
搜
集

完
備
精
細
、
每
個
範
疇
都
設
有
﹁
監
修
﹂
專
責
審
核
、
忠

於
歷
史
的
實
景
拍
攝⋯
⋯

也
唯
其
是N

H
K

才
能
投
放
如
此

巨
大
資
源
於
一
套
劇
集
！

日本的金庸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過
幾
天
就
是
元
宵
佳
節
了
，

除
了
可
以
賞
燈
之
外
，
還
有
機

會
鬥
鬥
智
力
，
猜
猜
燈
謎
。

猜
謎
遊
戲
自
古
就
有
，
魏
晉

南
北
朝
起
，
製
謎
和
解
謎
，
就

已
成
為
文
人
雅
士
間
鬥
智
的
玩
意
。

那
個
時
代
製
作
的
謎
面
，
不
少
是
以

詩
歌
的
形
式
出
現
。
唐
朝
時
詩
謎
更

是
蔚
然
成
風
。

宋
代
起
流
行
元
宵
節
賞
燈
，
猜
謎

遊
戲
便
結
合
了
燈
和
謎
，
成
為
燈

謎
。
今
年
的
元
宵
節
，
維
園
不
知
還

有
沒
有
猜
謎
遊
戲
，
考
考
市
民
的
智

慧
？我

曾
經
在
多
年
前
的
中
秋
節
，
應

住
在
西
貢
朋
友
之
邀
，
前
往
賞
月
，

朋
友
家
裡
有
棵
大
樹
，
那
天
掛
起
很
多
紙
條
，

原
來
是
猜
謎
之
用
。
不
知
這
是
不
是
朋
友
家
鄉

的
習
俗
，
在
中
秋
月
圓
的
日
子
裡
玩
猜
謎
。
這

個
問
題
，
除
了
考
古
學
家
之
外
，
一
般
人
恐
怕

只
能
當
成
是
一
個
謎
了
。

據
說
宋
朝
的
宰
相
呂
蒙
，
小
時
候
家
貧
，
曾

經
在
自
家
門
前
貼
上
自
製
的
對
聯
，
右
方
是
二

三
四
五
，
左
方
是
六
七
八
九
，
橫
匾
是
南
北
。

鄰
居
紛
紛
來
猜
這
是
甚
麼
意
思
。
其
實
謎
底
是

有
兩
個
諧
音
字
，
是
缺
衣
的
衣
和
少
食
的
食
，

南
北
嘛
，
自
然
是
沒
有
東
西
了
。
這
是
對
聯
式

的
謎
。

曾
經
在
小
說
裡
看
過
一
段
情
節
，
是
緝
私
隊

有
一
天
從
走
私
者
手
中
得
到
一
封
信
，
信
裡
寫

㠥
﹁
朝
：
請
到
車
站
候
車
室
取
貨
﹂，
緝
私
隊
猜

出
，
走
私
活
動
要
在
車
站
進
行
，
但
沒
有
確
定

日
期
，
除
非
找
到
那
個
叫
﹁
朝
﹂
的
人
，
不
然

就
要
天
天
到
車
站
盯
梢
了
。
不
過
，
有
個
隊
員

猜
想
，
﹁
朝
﹂
會
不
會
不
是
一
個
人
的
名
字
，

而
是
日
期
？
拆
開
後
就
是
十
月
十
日
那
天
交
貨

了
。﹁

朝
﹂
到
底
是
人
還
是
暗
指
日
期
，
那
就
看

寫
小
說
的
人
怎
麼
寫
法
了
，
如
果
謎
面
輕
易
揭

盅
，
小
說
就
不
夠
吸
引
力
。
喜
歡
看
偵
探
和
推

理
小
說
的
人
，
不
妨
自
己
猜
猜
怎
樣
發
展
這
個

謎
，
說
不
定
會
變
成
不
同
版
本
的
精
彩
推
理
小

說
呢
！ 謎

興　國

隨
想國

我
不
知
道
︽
天
與
地
︾
創
作
人
員
為

何
想
到
用
以
搖
滾
樂
為
背
景
來
表
達
其

講
成
長
的
劇
集
主
題
，
然
而
，
搖
滾
樂

不
但
代
表
自
由
、
愛
和
獨
立
精
神
，
它

也
是
時
尚
和
青
春
文
化
的
推
動
力
。
所

以
，
︽
天
與
地
︾
的
宣
傳
海
報
很
有
時
尚

感
。搖

滾
樂
最
初
有
反
建
制
之
意
，
但
到
了
後

期
已
為
商
業
所
利
用
，
尤
其
在
推
廣
時
尚
產

業
上
。
因
為
時
裝
秀
常
常
需
要
搖
滾
樂
那
震

撼
力
的
效
果
而
帶
動
人
們
的
情
緒
，
而
搖
滾

樂
手
們
跟
模
特
兒
的
戀
情
成
為
報
刊
狗
仔
隊

捕
捉
的
緋
聞
，
提
高
了
名
模
知
名
度
，
卻
也

間
接
增
加
了
時
裝
及
其
造
型
的
曝
光
率
，
而

搖
滾
樂
手
們
表
演
時
的
裝
束
和
化
妝
既
然
是

樂
迷
模
仿
的
對
象
，
自
然
也
就
把
設
計
師
的

意
念
宣
傳
開
來
。

六
十
年
代
英
倫
青
春
文
化
和
時
裝
潮
的
抬

頭
乃
至
對
整
個
西
方
世
界
的
影
響
就
跟
當
年

的
搖
滾
樂
熱
潮
分
不
開
，
像
披
頭
四
樂
隊
的

髮
型
與
㠥
裝
就
隨
㠥
其
歌
聲
水
漲
船
高
，
被

廣
泛
模
仿
。
大
衛
．
寶
兒
是
七
十
年
代
華
麗
搖
滾

︵G
lam

R
ock

︶
的
代
表
，
他
在
舞
台
上
那
妖
冶
的
形

象
、
雌
雄
同
體
的
姿
態
既
模
糊
了
性
別
，
卻
搶
了
人
們

的
眼
球
，
對
後
時
裝
界
的
中
性
大
潮
有
㠥
深
遠
影
響
。

到
了
八
十
年
代
中
後
期
，
奢
侈
品
消
費
大
熱
特
熱
，

也
跟
當
時
的
搖
滾
樂
普
及
化
分
不
開
，
尤
其
是
音
樂
電

視
︵M

T
V

︶
於
一
九
八
一
年
誕
生
之
後
，
那
是
時
裝
人

和
音
樂
人
攜
手
合
作
的
最
緊
密
時
期
。
歌
手
們
借
助
風

格
獨
特
的
時
裝
塑
造
其
獨
一
無
二
的
舞
台
形
象
，
而
設

計
師
的
創
意
傑
作
則
在
偶
像
們
的
演
繹
和
名
聲
帶
動

下
，
深
入
歌
迷
人
心
，
相
輔
相
成
，
共
同
帶
動
時
尚

潮
。而

九
十
年
代
初
造
就
的
超
級
名
模
現
象
更
得
搖
滾
樂

及
樂
手
們
的
間
接
助
陣
。
因
為
音
樂
電
視
普
及
化
以

後
，
形
象
高
貴
又
身
形
高
挑
的
模
特
兒
成
為
搖
滾
樂
手

的
最
佳
女
主
角
，
像
大
衛
．
寶
兒
跟
索
馬
里
出
生
的
黑

人
超
級
名
模
︵
後
來
成
為
其
第
二
任
妻
子
︶
伊
曼

︵Im
an

︶
就
是
當
時
的
一
對
典
範
。
花
邊
緋
聞
成
為
名
人

時
尚
另
類
闡
釋
。

還
有
龐
克
搖
滾
︵Punk

R
ock

︶
和
令
今
日
路
易
威
登

王
子M

arc
Jacobs

成
名
的G

runge

文
化
，
都
對
當
時
的

時
裝
潮
起
推
波
助
瀾
之
效
。

搖滾樂和時尚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假如一個妙齡女子出門去相親，她對初次見面
的男孩子頗有好感，想㠥如何要引起他的重視。
於是，她微微低頭，羞澀地一笑，說，我會一點
女紅的，都是媽媽教的，媽媽說，將來的日子裡
會用得㠥。男孩子也許會是一頭霧水，他表情詫
異地問，啥叫女紅？女孩子睜大美麗的眼睛，自
豪地說，這是我們做女人的手藝啊。男孩子就回
家去，向母親請教女紅。那麼，這個母親如果有
點見識，一定對未來的兒媳有了好感和期待。因
為，現如今，會一點針線活的女孩子像稀有動物
大熊貓一樣，可遇不可求呀！
我們上一代的母親們，基本上一個個都是心靈

手巧的人，她們不一定會繡花，但一定會很多針
線活。孩子還在她肚子裡的時候，就滿心歡喜又
任重道遠地把孩子滿月前甚至一歲前要穿的小衣
服小帽子小鞋子啥的，親力親為一針一線縫紉和
編織好了。而姥姥們更牛，她們居然有本事把一
籃子棉花紡成線，再織成布，裁縫成衣。甚至還
會在領子袖口上繡上五彩的花卉和蝴蝶呢。現在
來看她們的勞作，不覺得辛苦，只覺得奢侈。有
點像行為藝術。
我最喜歡讀《紅樓夢》裡的幾個細節，其中就

有一群小姐丫鬟圍坐在一起，繡荷包，納鞋底，
編穗子。只需稍微想像一下，就是一幅鳥語花香
奼紫嫣紅的美妙場景。在場的每一個女孩子將來
的命運都不好說，所以，如果時光機器停留在這
一刻，該有多好呢。
令我驚奇的是，林黛玉如此金枝玉葉的貴族大

小姐，原本養尊處優，家裡的一應事情都不需要
她來親力親為，還時時刻刻需要人來哄她開心。
可是，她為了表達自己對寶哥哥的喜歡，也會一
針一線地親手繡荷包。有一次，她誤以為寶玉把
她的荷包送了人，就大惱。寶玉卻從衣服內裡掏

出了那個林妹妹親手繡製的荷包，可以看出他對
林妹妹的真情實意。也因此，當氣惱的林妹妹一
言不合，把荷包一剪子絞了的時候，別說賈寶玉
的心在流淚，連我都難受哩。因為，她絞了的，
可是她的精美的作品，她的情和意啊。以她的慵
懶，要完成一個荷包的製作，一針一針地要花去
她多少個春日的下午呢。
我還對《紅樓夢》裡寶玉的丫鬟晴雯，以及薛

寶釵的丫鬟黃金鶯特別地有好感。因為，大觀園
的所有小姐丫鬟都沒有她們倆手巧，可以說是技
藝超群。曹雪芹一定也很偏愛她們倆，分別為她
們定制了兩個章節，第52回「勇晴雯病補雀金
裘」，和第35回「黃金鶯巧結梅花絡」，讀來令我
心疼。
一次，寶玉不小心將賈母送給他的一件金貴的

大褂劃破了，他怕老太太急，自己先就急了。但
是，作坊的工人都沒有本事修補，因為這是進口
貨。沒有辦法，病中的晴雯硬撐起來救急。只見
「晴雯先將裡子拆開，用茶杯口大的一個竹弓釘牢
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
後用針紉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
界出地子後，依本衣之紋來回補。補兩針，又看
看，織補兩針，又端詳端詳。無奈頭昏眼黑，氣
喘神虛，補不上三五針，伏在枕上歇一會。一時
聽得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
慢慢地剔出絨毛來。」
鶯兒的本事則又是一個絕唱。寶玉知道她的手

藝，請她來編絡子。「鶯兒就問，要甚麼花樣
呢？寶玉問，共有幾種花樣？鶯兒道，一炷香，
朝天凳，像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
玉一定如我一樣，被花樣的多樣化迷糊住了。所
以，他又問，那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甚麼？
鶯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呵呵，美麗的名字後

面是如何精緻的實物，那完全是超出我的想像力
的。
鶯兒還有一樣本事，就是春天的柳枝在她的手

裡立馬可以編織成一隻精巧的小花籃，或者一隻
鳥，一隻飛蟲甚麼的。連不怎麼誇人喜歡刻薄人
的林妹妹見了，也不住地讚歎鶯兒的手藝很是不
一般。所以，讀到這裡，我經常想，鶯兒的本事
是誰手把手教給她的呢，她一定有一個非常聰明
的媽媽或者姥姥吧。
寶玉最貼心的丫鬟是襲人，她的手工技藝遠不

如晴雯，但即使她的繡品也曾讓寶釵讚嘆。一天
午後，寶釵沒事就走進寶玉的房間，看見襲人在
做針線。「原來是個白綾紅裡的肚兜，上面扎㠥
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
道，哎喲，好鮮亮的活計！這是給誰的，也值得
費這麼大的工夫？襲人向床上努嘴兒。」寶玉正
在午睡。原來是寶玉用的，而寶玉也怪，只肯穿
戴身邊丫鬟們做的衣服鞋帽飾品。外頭做的，他
一併拒絕，以為俗。好一個有福氣的貴公子，他
真真被寵壞了。卻也說明寶玉
的品味不低，眼力勁更不差。
相比之下，做女人到了我們

這一代，基本上就是一個笨人
了。紐扣掉了，家裡也許都找
不到針線工具。周邊的大超市
和大商場也不一定有針頭線腦
賣。等好不容易找齊了一針一
線，習慣於電腦鍵盤和筆桿子
的手，也已經很不習慣一枚細
細小小的針的輕盈和靈巧。扣
子還沒有縫上去，先把自己的
手指給扎出了血珠。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

衣。」多麼詩意的境界，在今
天也基本上成了非物質遺產的
一部分了，可以歸入「古跡」
了。想來也不是沒有一點遺憾
的。而更大的遺憾是，現代生

活裡，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大工業的產品。廉價
當然好，也解放了很多的勞動力。可是，價廉並
不物美，連同女人們的手藝也一併被閒置了，浪
費了，乃至遺忘了，失傳了。偶兒回老家，看見
姐姐們閒時，就是很無聊地看電視，嗑瓜子。而
很多年前，她們的樂趣還在編織各種各樣的毛衣
圍巾。女人們聚在一起，還會討論一種花樣的編
織方法。最聰明最手巧的那個，會被眾人崇拜。
就像崇拜明星似地被她們熱愛。
而我清楚記得，很小的時候，去鄉下看姥姥。

姥姥穿㠥自己織染的藍花布褂子，山一樣清，水
一樣秀。夏日的午後，左鄰右舍的嬸嬸嫂嫂姑娘
們，會帶㠥一個小板凳坐到村北一棵大榕樹下納
涼。手裡都不閒㠥，納鞋底的，織毛衣的，姑娘
們還會繡自己將來出嫁用的枕套，鞋墊啥的。她
們自然不會像大觀園裡的丫鬟小姐們那麼斯文安
靜，但她們不時爆發出來的嬉笑聲，卻感染了年
幼的我。一直到現在，我思念姥姥的時候，也會
想起她們。她們很享受，也很在乎自己的手藝。

女 紅

■做女紅的婦女。 網上圖片


